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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温庭筠词中女性的审美特征及其美学意义
李霞

鸡西市树梁中学

[摘　要]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人们愈来愈重视精神世界的需求，尤其是宣泄内心情感的文学作品。在

众多抒情文学中，“词”以极大的抒发个人的私情意绪，内心的朦胧体验而更受到人们的欢迎。正如明代沈际飞云：“诗余之

传，非传诗也，传情也。”1可以说词是最纯粹的抒情文学。提及“词”，就不能不提及为词体的定型做出巨大贡献的温庭筠以

及他在词中塑造的各色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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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庭筠是晚唐时著名文学家，其词开一代风气，被誉为

“花间鼻祖”。收集了温庭筠六十六首词作的《花间集》更

是以词的开源身份殿定了这种细致缠绵的抒情基调。

温词中意象化的女性形象以其外表的光彩照人，情感经

历的曲折复杂而让人津津乐道。其内在所传达的作家的心灵

上的情感及那个时代人们的审美取向，更是值得让人琢磨。

所以就这两点来说，从剖析温词中意象化的女性形象入手，

便是了解其词及美学意义的好途径。况且集了温庭筠全部无

争议的六十六首词的《花间集》中，有六十一首都是以女性

来抒怀的，占他词作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这样看，从研

究温词中意象化的女性形象去了解其词的审美特征及对文学

的影响也不失是一个捷径。

目前，人们对温庭筠《花间集》中女性形象的认识主要

有这几种：一、认为是“侧艳”，入不了主流的“俗艳”之

辈。因为温词在内容上多涉及女性的妖娆之态，男女欢爱和

形式上取像的华丽与堂皇而并不被人看好，于是便有了对其

词一种称为“侧艳”的评价。2当然，这词中的人物也就是见

不得光的猥亵小人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对于温词中意象化

的女性形象是应该透过哀艳魂销，绵邈无际的表层看到审美

主体即词人蕴藉缠绵的无限委屈，感受到以温庭筠为代表的

风流才子们心灵的震颤。也就是要把词中意象化的女性看成

是文人经历，情感的化身。

无论是表层的“侧艳”还是内涵的“委屈”，总之，

古往今来提及温词女性的美丽就要去说这种美不是清水出芙

蓉，天然之美而是精描细画，粉妆之俗态；提及温词女性的

情感经历就要去定性为痴女与浪子之爱，只有夜下的欢娱却

经不起社会现实的考验。这虽有众人之道理，但我觉得：精

描细画透出的是对美之追求；坦诚去爱显出的是对内心情感

的尊重，如果用现代人的审美观再去看温词中的女性，我想

该值得去品味吧！

通过我对其《花间集》中六十六首词作的阅读及他生

平、处境、思想的了解，认为其词中意象化的女性个个都该

是诚挚率真的绝世佳人：（一）容颜精美、装束多彩、居所

华丽；（二）爱的坦诚、爱的凄苦、爱的执着。

（一）

温庭筠以华丽的语言，精美的物件取像把女性渲染的光

彩照人。

比如：双脸，小风战篦金飐艳。舞衣无力风敛，藉丝秋

色染。锦帐绣帷斜掩，露珠清晓簟。粉心黄蕊花靥，黛眉山

两点。

——《归国遥》其二

这是写女子清晨起来，美好的装束，如黄蕊粉花婀娜多

姿，鲜嫩欲滴，面容姣好，艳鲜明丽。类似的还有：

含娇含笑，宿翠残红窈窕。鬓如蝉。寒玉簪秋水，轻纱

卷烟。雪胸鸾镜里，琪树凤楼前。寄语青娥伴，早求仙。

——《女冠子》

这首词所歌咏的正是女道士这含着娇笑的美丽女子，

寒玉簪秋水，轻纱卷碧烟。这给人一种缥纱之感，我想这

正是该词中女冠的吸引人之处吧！像雪一样洁白的酥胸映

照在镜子里，劝告伙伴的少女早早求仙。当然有一种说法

认为说是求仙，实际上等于是结识男子。③这些先不去追

究，就单说女冠身上散发出的冰清玉洁，缥纱若仙的特征就

着实吸引着人。总之，温庭筠是从不同的视角为我们展示

了一幅幅“美人画”。他不惜笔墨要把女性塑造成天下最

美的宠物。他笔下女性的妆容是：“花面”，“红粉面”

这是面妆：“蕊黄”“翠钿”“金霞细”是额妆：“粉山

横”，“愁黛浅”是眉妆：“双鬓”，“蝉鬓”是发型；

“玉钗”，“金雀钗”“战篦金凤斜”，“翠钗金作股，钗

上蝶双舞”是头饰。他笔下的女性衣着是华贵的，或是染上

“藉丝秋色”的舞衣，或是绣着“双双金鹧鸪”的罗襦，或

是饰有双对凤凰的“翡翠裙”；他笔下的女性所处的环境

也明丽华美的，她们住在“玉楼”“画楼”“风楼”“池

阁”“金堂”这样的居所，室内挂有“乡帘”“诛帘”“水

精帘”“翠箔”之类的美丽帘子，垂有“翠幕”“罗幕”或

是“罗帷”“凤凰帷”“锦帐”“凤帐”这类的精美帷幕；

床上放有“锦衾”“绣衾”“鸳衾”“鸳被”之类的漂亮被

褥和“颇黎枕”“鸳枕”“鸳鸯枕”“金带枕”之类的精致

枕头，床边有“银屏”，“锦屏”之装饰，屋内有“玉楼”

或是“金鸭小屏山碧”之类的鸭形香炉，到了夜晚还会点起

“红烛”“银烛”“香烛”“红蜡”之类的烛灯，温庭筠

把女性打扮成这样一个色彩明丽，光鲜照人的形象，置身

于这样一个豪华美丽，香气迷离的天宫一般的环境中使得

美人更加吸引人。他有意选用“金”“玉”“水精”“玻

璃”“翡翠”“锦衾”“画屏”等富丽堂皇的名物，

“红”“绿”“翠”“碧”“黄”“香红”“艳红”等浓丽

香艳的色彩来描绘女性，其创作心理无非是想把这些女性装

扮得更加美丽。这样一来不免给人留下一种“镂金错彩”的

印象但我们知道他不过是想把女性描写得更漂亮而已！

然而，这样美人命运却悲苦的，情感经历却是曲折的，

使人不得不为之心痛……

（二）

温词中意象化的女性有着美丽动人的外表，可这些女性

大多数却是内心悲苦的。作者把她们写得越美丽就使她们的

不幸遭遇越具感人的悲剧力量。

如绣衫遮笑靥，烟草粘飞蝶，青琐对芳菲，玉关音信

稀。

——《菩萨蛮》其四

春草茂盛有蝶儿伴舞，刻花的青琐与花草交相辉映，然

而美丽的女子却只能用绣衫以遮面只因等待那戍边的爱人。

春草芳菲然而征妇的内心却痛苦。还《定西番》三首均是写

征妇的相思之苦，《定西番》其一：千里玉关春雪，雁来人

不来。羌笛一声愁绝，月徘徊。从边关飞回了雁子却不见人

的踪迹，那绵绵的愁思恰似一声悠远的羌笛在月边徘徊。这

可怜的征妇在苦等中憔悴了颜容容，只有那青琐，月亮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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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这是何等孤苦。

又如：

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

长衾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

声，空阶滴到明。

——《更漏子》其六

三更雨，滴在梧桐的叶子上，孤寂的午夜，滴答之音

愈发显得孤独，那愁苦的离情和着这雨滴之音，等待天明！

天明呢？雨会停吗？离情会减？那已不再是雨声而是孤独的

心声了吧！这首词写深夜孤枕难眠的女子，入木三分，一叶

叶，一声声的雨滴像难挨的时光一分分，一秒秒，梧桐雨的

意象也成为词中的经典。

温词中意象化的女性形象虽外表漂亮，生活优越但却有

着不为人知的哀愁，她们在深闺中苦苦等待着久久不归的情

人，憔悴了自己的容颜。无论是词中的征妇，艺妓或是宫女

基本上都是爱情的失意者，她们都爱上了“不该爱”的人，

在渡过了欢乐时光后，不得不独自依凭，饱食分离相思之

苦，那么她们完全可以把心思重新寄于他人之上另寻新欢？

但从温的词中不难看出她们宁愿寄希望于梦境“绿窗残梦

迷”“旧欢如梦中”“梦长君不知”“春梦正关情”，也不

愿放弃对爱人的信念，可谓爱情失意更见一往情深之执着，

一往情深而更见爱情失意之悲哀。温词女性都有一种对爱情

的执着忠贞，她们宁愿选择在等待中度过自己美好的青春也

要苦等爱人的回来，这种坚贞纯洁又富于牺牲的精神增强了

悲剧性感人的艺术魅力。

那么，他为什么会如此深刻的刻画出这样的女性呢？这

当然与他的经历有关：

1.经常出入歌楼妓馆使他与歌妓之间有了密切的合作机

会：温庭筠一生多寄迹秦楼楚馆，与歌妓舞妓交往密切，对

此，温庭筠自己在诗歌中也有所反映，《偶题》诗云：“自

恨青楼无近信，不将心事许卿卿”透露出诗人客旅之中怀念

青楼旧情的惆怅感伤情怀。也因此，正史多斥温为“士行尘

杂”，“薄于行”，时人及后人亦多视为“有才无行”，放

浪轻薄，从而对其文学创作的评价也多持贬义，其实，他混

迹于青楼不过是因为科场失意，屡试不第，以致困顿，潦倒

所致，我想这就并非他个人道德问题而是封建科举制度对文

人的摧残问题。正是在他仕进不第的人生悲剧中，他只能寄

情于创作，这就成了他真性情创作的客观体验的基础，即为

其创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获取的机会。

2.性格放诞戏谑从情感上拉近了他与歌者之间的距离。

中唐时期诗文放诞调笑还是少数现象，李泌和顾况动辄戏侮

朝士，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5到晚唐时期，诗人放诞成习。

如顾非熊《唐才子传》云：“非熊，姑苏人，况之子也。工

吟，扬誉远近。性滑稽好辩，颇杂笑言。”6再如李宣古，

《唐才子传》云：“宣古，字垂后，澧阳人。会昌三年卢肇

榜进士。又试中宏辞。工文，极俊，有诗名。性谑浪，多所

讥消。”可见这是一种时代性格。那么这一放诞不羁之性，

一方面能使他们放下士人架子，抛弃士林中一些交往的规范

从而拉近歌者与文人的情感距离，使得词人能够很好地体

味歌者的心声，从而很好地表达出歌者的内心世界；另一方

面，由仕进坎坷造成的内心失衡，促使他把精力放在为歌妓

们的做音填词上，使作品广为传唱受到欢迎，这是一种内心

的满足，自我价值的体现。并且在这种作音填词的创作中，

体味到的歌妓们的凄苦，这正与自己怀才不遇内心的苦闷产

生情感共鸣，那么这一方面使词人更能以自己的内心去品味

要表现的对象，从而使词文，对象更具有真实性，意象化的

对象内心情感更具有率真性。

3.精通音乐歌舞使他与歌者合作有了技术条件：深厚的

文学功底，使情感的表达得心应手。对于他精通音乐热爱和

擅长音乐艺术有《新唐书》温传的记载：（温）“善鼓琴吹

笛，云‘有弦即弹，有孔即吹’”，“能逐弦吹之音，为侧

艳之词”。⑦另据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4记载温少年

时曾与其舅研习音乐。并在《云溪友议》卷下“温裴黜”条

云：“裴郞中诚，晋国公次弟子也。足情调，善谈谐。举子

温岐为友，好做歌曲，迄今饮席，多是其词焉。”这样的证

据举不胜举足以说明温对音乐的擅长，但也由此，世人有贬

其不务正业喜好游行音乐之嫌。这一点不也正说明了温庭筠

能大胆地对民间新兴音乐以接受与热爱。从而为词体的初成

客面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至于他的文学功底就从对他的

评价“花间鼻祖”“温韦”及记载：（温）“少敏悟，工为

辞章”，“苦心砚席，尤长于诗赋，”“才思艳丽，工于小

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天才雄

赡，能走笔成万言”8中看出。科场的失利纯属个人机缘的不

佳。所以在技术上温庭筠有足够的能力创作出他词中意象化

的女性这样内涵丰富的形象。

正如以上述的几点为基础，温庭筠能够如此深刻的描

绘出美丽、坦诚率真，为爱执着的女性，从而在词的苑囿中

为女性开辟了这个特有的天地。晚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兴起

“男子作闺音”这一特殊而普遍的创作现象，即男性作者化

身为女性主人公在词中抒发情感。对于这个现象胡云翼先生

在《中国妇女与文学》中对其大加贬斥，以为“无论文人怎

样肆力去体会女子的心情，总不如妇女自己了解的真切：无

论文人怎样描写闺怨的传神，总不如妇女表现的恰称。”9

并且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应歌而作的作品带有一定的“轻

佻”性。这些词大都是在宴饮的娱乐场所即兴产生，内容上

多为取乐倾向，笔法上多不够严谨。这些观点固然不无道

理，但以温庭筠为代表的文人以男子模拟的“闺音”毕竟从

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的生活遭遇和思想感情，描

绘和赞美了女性的形体美和精神美，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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